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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的月亮”，原来是这样唱响的
探访《十五的月亮》创作原型地，感受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温情与力量

本报记者殷耀、朱文哲、李志鹏

　　“十五的月亮，照在边关照在家乡……军功
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歌声飘荡 40 年，这首《十五的月亮》如今
仍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传唱，优美的旋律唱出了
戍边军人守卫祖国“大家”的无上荣光，也唱出
军嫂们独自撑起一个个“小家”的汗水和辛劳。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创作原型，是一支
曾驻防在内蒙古草原的英雄部队。
　　 20 世纪 60 年代，为缓解苏联陈兵我国
边境线所带来的压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北京
军区守备第一师，进驻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
县秋灵沟地区。此后的十余年里，驻守官兵与
当地百姓克服重重困难，扎根秋灵沟，建设秋
灵沟，共同谱写一曲扎根边疆、献身国防的时
代颂歌。

  军旅作家受军嫂感动，创作《十

五的月亮》

　　“部队刚进驻秋灵沟的时候，不仅自然条件
差，官兵们的生活条件一样艰苦，更别说军属随
军生活。”原守备一师师长邱金凯回忆说，驻守
秋灵沟初期，现实条件制约，部队家属不能随
军，后来随着条件改善，守备一师在距离师部
150 多公里外的集宁建设留守处，供随军家属生
活。“尽管有了这些住房，但多数官兵的家属还
是在老家生活，为她们的丈夫撑起一个温暖的
家。”
　　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两地分离的生
活，让“军嫂”这个平凡的称谓愈加显得伟大。
　　“一直以来，我很想写一首赞颂军属的歌，
当年秋灵沟的那段经历，让心里的这个念头落
地开花。”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年逾八旬的石祥
曾经创作了多首脍炙人口的军歌，笔下所描绘
的部队风采，影响了几代青年人投身热血军营。
回顾自己的作品，那首《十五的月亮》最令他难
以忘怀。
　　 20 世纪 70 年代末，石祥来到秋灵沟体验
生活，与守备一师的官兵们同吃同住。“在连队
体验生活就是为了在基层找灵感，走访时，人们
常常向我讲军嫂李友霞的事儿，听完以后我觉
得，这事儿能写，而且特别值得写。”说起当年在
秋灵沟采风，一件件往事随即在石祥的脑海里
浮现。
　　“一说军嫂李友霞，师部里人人都能跟我聊
上两句，我很好奇她是谁的家属，结果发现她正
是师长邱金凯的爱人。”石祥拿着一张多年后与
邱金凯、李友霞的合影对记者说，邱金凯的老家
在河北，参军时上有年迈的老人要尽孝，下有弟
弟妹妹要抚养，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了李友霞
的肩上。
　　挑水、种地、洗衣、做饭，这位普通的农村妇
女在河北老家数年如一日，如黄牛一般不辞
辛劳。
　　“家中老人生病，李友霞在床边细致地照
顾，擦脸、喂饭、喂药，如同老人的闺女一般，任
劳任怨，从没让边关的丈夫为家庭分心。”石祥
说，都说长嫂如母，看着邱金凯的弟弟妹妹逐
渐长大成人，李友霞仍旧忙前忙后，给弟弟张
罗盖房的材料，走几十里地为妹妹准备称心的
嫁妆。“给丈夫的信里，她总是说，‘家中都好，
勿念’。”
　　“官兵们和我聊着李友霞的故事，其实也是
在讲述自己和家人的故事。在每位官兵心里，都
装着一个人、一个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都
值得被赞颂。”石祥说，李友霞只是一名普通的
军嫂，也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和李友霞一样的军
嫂，替她们的丈夫担起家庭重任，让这些热血男
儿手握着钢枪，保家卫国！
　　于是，写一首歌颂军属的歌，这个想法开始
在石祥心中生根发芽。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石祥作词的歌曲

《十五的月亮》开始在军营中传唱，朴实的词句
道出了官兵们的心里话，舒缓的旋律也唱出了

军嫂心中最柔软的爱。时间消逝在历史的长河
中，《十五的月亮》却飘进了每一位驻守边疆的
官兵心里。
　　“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
防线，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你在边疆站岗值
班，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
走在守备一师的师部旧址，曾在秋灵沟服役 6
年的桂茹，不自觉地哼起这首熟悉的旋律。
　　润物无声，一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可能来自
一个人的故事，传递的却是一个群体的情感，歌
颂的亦是一个群体的精神。
　　“尽管这首歌的创作原型在守备一师，但歌
颂的是每一位军属、每一位为祖国国防事业做
出贡献的官兵。”桂茹说，正是广大官兵与军属
的无私奉献，才拥有了如今的岁月静好。
  “这就如同草原上的干枝梅，虽不为人所知，
但它细小的枝干上开满淡粉色的花朵，哪怕经历
风吹雨打，也不曾凋落。”桂茹说，干枝梅特别耐
瘠薄、干旱，抗逆性强，在当地很常见。

　　秋灵沟本不长菜，可解放军在这

里种出了菜

　　汽车从化德县城一路向北行驶，半个小时
就能到秋灵沟。
　　 9 月的内蒙古草原，艳阳多了几分柔和，
烂漫的花朵点缀着秋日的牧草芬芳，一朵朵淡
粉色的干枝梅随着微风轻轻摇摆，舞动在如诗
般的辽阔草原。
　　“过去走这段路要花大半天的时间。”车窗
外的草原如画幕般后撤，桂茹的思绪也被拉回
到那个艰苦但充满热情的激昂年代。
　　桂茹 1957 年出生在秋灵沟，1974 年参军，
在秋灵沟服役 6 年，父亲曾是秋灵沟大队支书，
爷爷是 1946 年入党的老党员。“我是听着‘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长大的。”
　　“到了！到了！”指着远处山坡上“扎根山沟，
建功立业”八个大字，再次回到秋灵沟的桂茹，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桂茹说，1964 年秋开始有部队进驻秋灵
沟，随着相关设施的逐渐成形，1969 年底，担负
阵地守备任务的守备一师驻扎秋灵沟。
　　“解放军叔叔来啦！”看到部队的卡车，村上
的男女老幼全都走出家门。“以后我也要当解放
军。”桂茹说，就是从那一刻起，参军的想法在心
里发芽、开花。
　　岁月的痕迹照在秋灵沟的山坡上，嵌在山
坡上的窑洞仿佛在讲述着曾经的过往。桂茹说，
这些窑洞后来被山坡下的砖瓦营房所代替，而
当年的砖瓦营房现已变为附近村民的住家。
　　经桂茹介绍，我们结识了 67 岁的村民师
永，他就住在这些砖房中。15 岁那年，师永成为

一名民兵，和守备一师的战士们共同训练。说
起营房，这位腼腆的老人很快打开了话匣子。
　　“部队刚来秋灵沟的时候并没有太多营
房，也顾不得建营房，白天战士们备战训练，
晚上就住在依托山坡挖的‘地窝子’里，老乡
的牛羊偶尔还会把树枝茅草做成的‘地窝子’
顶棚踩漏。”师永回忆说，部队大规模修建营房
是在 1973 年，这之前一些战士暂时借住在老
乡家。
　　听说解放军要借宿，当年的村妇联主任李
秀梅立马发动乡亲们腾房。“腾房的时候村里
热闹极了，大伙就像过年一样，你家腾一间，他
家腾两间，热情特别高，我们村干部完全不用
做工作。”说起那段腾房的往事，82 岁高龄的
李秀梅话语中既兴奋又自豪，“我家腾出了两
间房，院子里还搭了帐篷，住了 30 多人呢。”
　　邱金凯回忆说，部队初到秋灵沟时，急需
解决“无房、无水、无菜”的困难，在乡亲们的
帮助下，战士们有了稳定的住处，可喝水吃饭
的问题仍待解决。
　　“秋灵沟本就缺水，借住老乡家已经很添
麻烦，部队不能再和乡亲们争水，必须要自己
想办法解决吃水难题。”邱金凯说，夏天，战士
们去几十公里外的地方拉水，一盆水往往是
两三个人一块用，先洗脸再洗衣服，洗完衣服
的水还要浇地。冬天，战士们就用盆来融雪，
化完的雪水在使用之前，还得用笊篱把里面
的羊粪蛋和杂草捞出来。
　　在营房旧址背面的一个小山谷里，师永
抬起一块木质盖板，盖板下的井水清澈无比。

“这就是当年部队官兵在山沟里打出的水
井。”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井里提出一桶水倒
在一旁的牲畜饮槽里，“当年为了打水井想尽
了办法，看植被的长势，看树木的集中程度，
可真没少花心思。”
　　据师永讲，找到水源后，战士们还和当地
百姓在不远处建起一座“军民友谊水库”，营区
也通了自来水，“一盆水再也不用使三回了！”
　　“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六月刚停雪，
九月又结冰。”这是当年秋灵沟地区气候的
写照。
　　特殊的地形让秋灵沟的气温偏低，能种的
蔬菜少之又少。乌兰察布盛产土豆，小小的土
豆也就成为那个年代官兵饭桌上的“常客”，营
区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土豆丝，土豆
片，土豆丸子土豆块，包饺子也都是土豆馅。”
　　“20 世纪 70 年代初，官兵生活条件还
很艰苦，很少能吃到绿叶菜，有的战士因为维
生素摄入少，得了夜盲症。”邱金凯回忆道。
　　解决了住房和饮水，菜的问题也必须
解决。
　　不断的摸索最终让困难得以解决。1975

年前后，官兵在营区盖起了大棚，慢慢地还办
起了农场，肉蛋菜奶全都实现了自给自足，大
棚里 20 多种蔬菜结束了土豆“霸占”餐桌的历
史。当地人说，秋灵沟本不长菜，可解放军在这
里种出了菜。
　　盖房、找水、种菜，“三大会战”的胜利改
善了官兵们的生活。这片沉睡了千年的荒原，
在战士们的手中变成了肥沃的土地。

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吃米饭……

　　“那个年代，想走出秋灵沟去县城都难，
很少能看到汽车，更别提坐车了。”翻看着家
里的旧影集，李秀梅对记者讲起了自己第一
次坐汽车时的情景。
　　李秀梅说，战士们早先借宿在百姓家，每
天帮村民劈柴扫院、担水锄地，彼此亲如一
家。当听说村里基本没有人坐过汽车后，守备
一师的官兵就把部队的汽车开了出来，让老
乡“过过车瘾”。
　　“战士们带我们坐汽车那天，村子里热闹
极了。”李秀梅回忆说，老百姓坐着车出去转
上 10 里地，回到村里再换下一批人。坐上车
的人兴奋地这摸摸那看看，等车的人则聚在
一起拉着家常，说着笑着。“那感觉就像过年
聚在一块吃饺子。”
　　说起饺子，李秀梅的女儿凌凤贤接过话
茬，又给我们讲了一个“吃米饭”的故事。
　　凌凤贤说她第一次吃米饭是“沾了小孩
嘴馋的光”。米饭是守备一师官兵改善生活
时，特意给村里孩子们留的。
　　“那时候别说吃米饭，我们连大米都没见
过，从小吃得最多的东西就是土豆。”凌凤贤
回忆道，“后来守备一师有了蔬菜大棚，战士
们经常会给村上的百姓送菜，遇到聚餐，他们
还会把稀罕少见的菜给村里的孩子留一些，
装到饭盒里趁热送出来。”
　　吃得越来越好，秋灵沟的生活也变得愈
加多彩。
　　守备一师的师部礼堂几乎每周都会放一
场电影，时不时还能请来一场大戏，附近的百
姓都能去看。“战士们坐在礼堂的一层，二层
是专门留给老百姓的，大家都有座位。”凌凤
贤回忆说。
　　部队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已移
防，但秋灵沟的一草一木都能唤起桂茹服役时
如歌的青春岁月。指着靠近村子的一排平房，
桂茹激动地说：“那房子就是当年的‘626’！”
　　桂茹说，当年为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
题，守备一师从师部医院派出两三名军医和
三四名护士，在村旁的小房里建起一座诊所，
被称为“626 门诊”。
　　“别看这门诊小，当年十里八乡的农牧民
都来这儿瞧病。”桂茹说，1972 年前后，秋灵
沟附近有很多孩子得了脑膜炎，正是“626 门
诊”军医精湛的医术让孩子们健康痊愈的。

“那个年代乡亲们都不富裕，门诊的大夫基本
上就是免费瞧病，人们说起‘626 门诊’都竖
大拇指！”
　　军爱民，民拥军。在秋灵沟地区驻守的十
余年里，守备一师官兵时时想着乡亲，事事帮
着乡亲，乡亲们也把自己淳朴的爱毫无保留
地送进营区。
　　李秀梅回忆说，村里成立了“拥军小组”，
不定期地去师部招待所帮战士们洗衣缝被。

“那些战士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大小伙子，说实
话都还是娃娃，每天训练又辛苦又费衣服，我
们就琢磨想帮他们做些什么，缝缝补补对大
伙来说最简单，也最实用。”
　　“看着‘626 门诊’里女医生给乡亲们看
病，我打心眼里崇拜她们，也梦想自己长大了
能当一名女军医。”如今在学校工作的凌凤贤
虽然没有穿上军装，但她的二哥就在秋灵沟
参了军。“部队官兵的优良作风深深地影响了
我们那一代人，村子里很多男孩都去参了军，
那是全家人的荣耀！”

明月何曾是两乡

　　广袤的平原丘陵间，一辆大巴车向着秋
灵沟驶去，最后停在了守备一师戍边纪念馆
门前。
　　十五的月亮交替轮回，守备一师驻守边
疆、献身国防的事迹，也早已升华为鼓舞人
心、催人奋进的干枝梅精神。如今，曾经的师
部旧址已变为纪念馆，“馆长”师永也兼起讲
解员的角色。
　　“欢迎大家来到守备一师戍边纪念馆参
观，这里看到的是‘干枝梅精神永存’纪念
碑。”师永热情地向党员们讲述着守备一师
的故事。
　　官兵们当年种下的小树，如今已长成参
天大树，师永黝黑的脸颊上也爬上了深深浅
浅的皱纹。师永说，他没写过解说稿，因为守
备一师在秋灵沟的每一件事，都深深地刻在
他心里。
　　“虽然我这个馆长是战友们开玩笑叫出
来的，但我愿意以这个身份向人们去介绍当
年守备一师的事迹，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朵绽
放在草原的干枝梅。”尽管身材瘦小，师永的
眼睛里满是军人的坚毅。
　　在距离化德县 300 多公里的北京市，
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丁耀正
和同事讨论着工作安排。曾在守备一师服役
的他虽然年过花甲，但举手投足间仍保持着
军人的气质，话语铿锵有力，精气神十足。
　　“我是 1970 年入伍的，在守备一师度
过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讲起当年的峥嵘
岁月，丁耀好似再次穿上了军装。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于军
人而言，驻地就是他的第二故乡。丁耀也曾回
到化德县，回到秋灵沟，而记忆中的场景已然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低矮的土房变成高
层楼房，蔬菜水果也早已不是百姓餐桌上的

“稀客”。
　　“退休后我曾在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工
作，之所以这样选择，源头就在守备一师。”丁
耀说，不论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其他岗位，
或是退休后的生活，草原上干枝梅所蕴含的
坚韧顽强与拼搏奉献的精神，始终贯穿在他
的生活当中。
　　守备一师给这个小山沟带来了热闹与人
气，镌刻出官兵艰苦奋斗的辉煌创业史。相融
相合，干枝梅精神已在化德大地落地生根，在
化德人民中薪火相传。
　　郑才是化德县一位普通的退休教师。在
化德县有关部门的支持下，2018 年，他开始
挖掘整理守备一师在化德县驻防期间的故
事，回溯干枝梅精神的源头。
　　“干枝梅精神为什么在守备一师中产生，
为什么会在化德的土地上传承？”在走访了包
括退伍老兵和驻地百姓的 200 多位受访者
后，郑才找到了答案。
　　“这一片热土虽馈赠给我们的不多，但是
吃苦耐劳的人民子弟兵，硬是在不毛之地创
造了彪炳史册的感人事迹。”郑才一边说着，
一边翻看着自己的采访笔记，微微颤抖的手
仿佛诉说着他内心的感动与崇敬。
　　在他的精心筹备下，《永远的丰碑——— 干
枝梅颂》一书在 2020 年完成。书中全面讲述
了守备一师在驻防化德时期的故事，为干枝
梅精神的传承提供了翔实的文字素材。
　　近年来，化德县依托交通、资源、产业等
比较优势，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马铃薯、燕麦杂粮、生猪肉羊等产业快速发
展，百姓幸福感与获得感显著提升。在今天
化德县人民政府的网站上，当年守备一师的
故事与干枝梅精神被放置在县情介绍的显要
位置，干枝梅精神也早已融入化德百姓的日
常生活。
　　微风拂过，草原上的干枝梅，正伴着那曲

《十五的月亮》，向阳生长。

营区通上自来水，解决了吃水难题（翻拍照片）。 本报记者李志鹏摄

　　（上接 13 版）解放太原时的一场战斗让张
德才刻骨铭心。那晚，副排长正和他商量这场
战斗应该怎么打。作为指导员的张德才对他
说，这场战斗会很激烈，要特别注意、做好隐蔽。
话音刚落，敌人的一颗炮弹就飞了过来，副排长
当场牺牲。“我刚当兵的时候他是班长，两个人
关系很好”，眼睁睁看着战友在面前倒下，张德
才心痛地放声大哭。
　　在张德才老人的记忆中，在部队的几年时
间里，没吃过月饼。“战斗的岁月就是艰苦奋斗，
行军打仗。”他说，解放大西北时，部队一晚上要
走一百多里路，路上的小石子把战士们的布鞋
底一层一层都“揭”飞了。抗美援朝来到朝鲜
后，战士们沿着海岸线一晚走了 180 里路，也
是边行军边战斗。
　　有一年八月十五，朝鲜老乡慰问中国志愿
军，捣了年糕、包上豆馅儿给战士们吃，身为北
方人的张德才不太习惯年糕的味道，十分想念
家乡的月饼和饺子。“小时候每年过八月十五，
家里总得吃一顿饺子，羊肉胡萝卜大葱馅的，最
稀罕了。”
　　张德才记得，还有一次，部队粮食紧缺，打
走了美军，战士们就在美军的坑道里吃他们留

下的罐头，稀里糊涂也不知道一共吃了多少
天，也不知是哪一年哪一月。“战争年代，战斗
打打停停，苦是苦，但战士们的革命热情却很
高涨。”
　　前段时间，张德才看到志愿军烈士遗骸归
国安葬的新闻报道，心情十分激动。“往事历历
在目。我们当时的口号就是为了下一代过上好
生活，现在都实现了，日子总是先苦后甜的。”

想念母亲，偷偷地哭了

　　 1951 年、1952 年，抗美援朝老兵刘兴华
的两个中秋都在朝鲜战场上度过。
　　 1951 年，年仅 17 岁的刘兴华入朝作战，
成为志愿军 19 兵团电台的一名报务员，此后
参加了铁原阻击战、上甘岭战役等。
　　据老人介绍，铁原阻击战打响后，他所在
兵团担负着防线防守任务。南面是美军大
炮、坦克、飞机组成的“钢铁长龙”，北面是我
军战士用简单的步兵武器组成的防线。美军
出动整营、整团兵力，轮换着对我军进攻，白
天美军占领了表面阵地，黑夜我军打反击，再
夺回来。

　　“美军有 1000 多架飞机，白天黑夜轰炸
我军的运输线。从国内开出的运输车到达前
线部队时只剩一小部分，所运的粮食和武器
弹药分配到每个部队，也只能分到一小部
分。”老人说。
　　这一年中秋节，刘兴华听 19 兵团机关
后勤部的同志说，部队只剩下 3 麻袋高粱
米、4 面袋炒面和 3 麻袋白菜，每人每天定
量六两粮食，还要从中节约出一两来支援前
线部队。“中秋节这一天，大家每个人喝到了
一小碗高粱米，一大碗白菜汤。”老人说，让
人高兴的是，中央慰问团给每人送来了一个
印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的搪瓷茶缸，
还有一个慰问袋，里面装着 20 多块水果糖。
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已经很多年没吃过水果
糖 了。 除 此 之 外 ，还 有 一 方 绣 着 梅 花 的
手帕。
　　当晚，电台的十几个同志还开了一个“文
艺晚会”。“老台长给大家唱了一首《十送红
军》，报务员老王唱了一首《游击队之歌》，摇
机员牛牛跳了刚学的朝鲜舞蹈《哎哟、哎哟》，
我给大家唱了一首家乡山西平遥东乡民歌

《咱们的队伍开上前线》：‘军队呀人民团结一

条心，打败那个日本鬼子享太平。’”老人回忆
说，这个中秋节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大家过
得很愉快，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十分高涨。
　　 1952 年中秋节更加困难。
　　当时，刘兴华在无线电训练队担任报务
教员，学员都是来自各部队 17 岁到 20 岁的
共青团员，准备参加即将开始的上甘岭战役。
9 月初，部队进入前线两个高地，这两个高地
向前突出十几公里，像两把钢刀一样插入美
军胸膛，美军早就想拔除这两根“眼中刺”，设
置了 20 公里炮火封锁线，昼夜不停地向我军
开炮。
　　“因为美军炮火封锁，坑道中缺粮、缺菜、
更缺水。每人每顿只能吃一小碗炒面，还得
爬到石壁上的夹缝处，喝一点点缝里渗出来
的水。”他说。
　　为了让战士们过好中秋节，后勤部同志
奉命在朝鲜平壤买了 5000 斤苹果，分发给
前线各部队。团里派出三名战士，每人背着
一布袋苹果送往上甘岭坑道。在通过美军炮
火封锁线时，两名战士先后牺牲，只有炊事班
长存活了下来。“他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
坑，借以躲避美军炮火，快到 1 号坑道时，老

班长也负了重伤，一布袋苹果都散落在路上，
他连爬带滚爬进了 1 号坑道，把自己上衣口
袋里装的一个大红苹果交给了 134 团 8 连
连长李保成。”
　　老人说，这个红苹果也引出了一个动人
故事呢。“当时连长把苹果交给了我，让我吃。
我舍不得吃，又把这个苹果传给了重伤员，重
伤员传给了轻伤员，轻伤员又传给了连长。
转了一圈，大家都在苹果上轻轻地咬了一小
口，苹果又回到了连长手里。”
　　刘兴华带领的无线电通信小分队在战斗
中牺牲 12 人，幸存的 9 个人都在“火线上”
加入中国共产党。前线指挥部奖给通信小分
队的“功勋通信小分队”锦旗、“人民功臣”奖
章，老人至今都还保留着。
　　“说实话，中秋节我想家了，我也哭了，但
我是无线电小分队队长兼团支部书记，我得
鼓励大家。我想念母亲，但也只能面向坑道
的石壁偷偷地哭。”老人说，从 1951 年到
1956 年，他参军五年没音信，母亲一度以为
他已牺牲，并因此哭过好几回。“后来村里敲
锣打鼓，将我在朝鲜战场上的立功喜报送到
家时，母亲高兴坏了。”


